
马戛尔尼使团赠送乾隆礼品的心理期许与中英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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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７９３ 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影响至深且远，其不仅是

１９ 世纪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基石，也是中国形象在欧洲转变的关键事件之一。 英国使团访华所带来的英国人自以为

傲的贺寿礼品，目的在于彰显英国的实力，从心理上折服乾隆君臣，为之后的外交谈判和打开中国市场增添筹码。
但乾隆君臣对英国使团的定性、对英国贺寿礼品的评价以及英国使团在华的直接感受，凸显了清朝将英国使团纳

入固有的“朝贡”外交模式与英国使团期许的欧洲条约外交体系的分野。 礼品与贡品、钦差与贡使的表述差异，解
释了清朝传统的朝贡体制和西方条约外交体系的冲突。 清廷接待英国使团的规格和外交回赠礼品，彰显了清朝传

统的外交礼仪程序及外交礼品观与英国外交为政治经济服务理念的交锋与碰撞。
关键词：礼品；中英交往；马戛尔尼访华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６）０２－０１４６－０９

　 　 梳理近些年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研究，我们

不难发现学者们主要探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原

因和此次事件的后续影响。 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失败的原因，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将其归咎

于清朝固守传统的“天朝”外交原则以及故步自封、
自高自大的文化心态，并将此作为中英两大强国之

间关系未能突破的根本原因。 他们以批判的口吻认

为这是中国落后的朝贡体制与西方先进的条约体系

发生冲突的肇始，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和碰撞①。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西方一

些学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为后来英国发动

的鸦片战争寻求道义上的借口②。 国内一些学者立

足于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深入探讨了清朝对

外交往的传统思想和礼仪规范的历史渊源以及其中

合理性一面，跳出西方学者预设的陷阱，为此次事件

做出了合理的解读③。 但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

带来的贺寿礼品、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的礼品以及双

方对待国礼前后态度的变化等问题，尽管也有一些

论著对此有所涉及④，但从心态史研究的角度，分析

中英双方围绕这次外交活动所进行的各种努力以及

期许，研究的论著还不是很多。 本文尝试分析英使

贺寿选择国礼的心理期许，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的礼

品、乾隆君臣对英国国礼的态度，以及清朝接待英使

的外交礼仪和英使的直接心理感知，剖析中英双方

的心理因素，进而对之后中英关系的走向做出初步

的探究。

一、英国使团礼品清单与心理期许

（一）英国何以急于叩开中国的大门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

流开始大量增加， 欧洲列强攫取了广阔的海外殖民

地，加速了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 １８ 世纪 ６０ 年代

从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

界的统治地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就成

了世界霸主，“１８ 世纪的英国是工业化的领头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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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处于形成之

中” ［１］ 。 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

的需求为英国带来了空前繁盛的海外贸易，英国开

始把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但是，
当时作为英国在亚洲的贸易代表———东印度公司，
在与清朝的贸易往来中，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有人对 １７８４—１７９４ 年十年间中英贸易做过分析，从
其研究中可以看出，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广州

进口的茶叶一项，１７８４ 年为 ６８ 万担，１７９３ 年增加到

１４８ 万担，１７９４ 年更增加到 １６７ 万担，是 １０ 年前的

２．５ 倍；同时，东印度公司销往欧洲的茶叶贸易利润

也从 １１．５ 万镑（约 ３３ 万两白银）增加到 ９８ 万镑（约
２８２ 万两白银），为 １０ 年前的 ８．５ 倍⑤。 但从英国输

入中国的货物中，最主要的商品为毛织品，其他商品

微乎其微。 １７８５ 年，从英国输入中国的毛织品价值

不到 ６０ 万两白银，与中国输入英国的 ２５０ 多万两白

银的茶叶相比，几不成比例。 但到了 １７９３ 年，情况

大为改观，英国产品输华接近 ２００ 万两白银，超过当

年中国出口茶叶价值（近 ３５０ 万两白银）的一半［２］ 。
中英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无限潜

力。 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和占据更大的市场，英国急

需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通过外交谈判扩大英国在

中国的权益。 英国人之所以有如此迫切的心理，主
要是“自从英国初到中国开辟市场之日起，以及以

后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以来，没有一件事情有助于改

善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 ［３］１７，故英国政府决定“以
大不列颠国王名义向皇帝本人遣使”，因此马戛尔

尼使团来华“具有非常明显的英国政府与商人利益

双重代表的色彩” ［４］ 。 这是 １８ 世纪末英国急于叩

开中国大门的经济动因。
此外，１８ 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也对英国

政府派遣使团产生了一定影响。 马戛尔尼访华之

前，英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完全受传教士的影响，
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完全被传教士的文本支配，
“理想化”“智慧化”的中国形象使马戛尔尼们对中

国充满着期待与向往，他们迫不及待想进入中国，实
地考察之前传教士和旅行家们描述的中国真实情

况，这或许是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访华重要的文

化原因之一。
（二）英国使团献给乾隆的礼品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表面上是为乾隆 ８０ 寿诞而

来，是为了中英两国的友好和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带

有强烈的外交和贸易诉求的，想通过外交活动、外交

谈判达到英国政府想要达到的外交目的和市场诉

求。 为了彰显英国政府对首次出访大清的重视，英
国人可谓绞尽脑汁，在准备赠送乾隆寿辰的礼品上

费尽心思、极尽铺张。 在英国人看来，“向一个遥远

国度首次派遣一个在外交编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使团，就是要有尊严荣耀的形式” ［５］ 。 所以，既能代

表大英帝国的“尊严”，又能体现大英帝国的 “荣

耀”，成为英国使团选购礼品的心理标准。
如何才能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和中国皇帝的兴

趣，外交礼品无疑是最直观、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这

一点在当时使团成员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

隆纪实》一书中有直接的表述：“礼品的选择自不能

不力求郑重以使其适应于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
“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样隆

重使命的礼物。 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

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

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 两个

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

本身更足珍贵。” ［３］２４８为此马戛尔尼向熟悉中国情

况的东印度公司高层咨询什么礼物可能引起乾隆皇

帝的兴趣。 时任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

斯（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ｄａｓ）在回复马戛尔尼的信中提出，使
团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一定要让乾隆皇帝对“英
国国王的智慧和正义”和“英国的财富与力量”留下

难以忘怀的印象。 东印度公司高层向马戛尔尼建

议，能反映大英帝国科技成就的科技仪器和工业革

命成就的工业品或许能引起乾隆的兴趣，因为这些

产品是中国没有的。 马戛尔尼听从了建议，派人搜

集和购买了当时英国工业重镇伯明翰、曼彻斯特及

其周围城镇的工业品作为出使国礼的一部分。 经过

多方筹集，英国使团献给乾隆的礼物包括天文地理

仪器、机器模型、钟表、图册、毡毯、武器、船只模型等

１９ 大宗、５９０ 余件，价值 １５６１０ 英镑，分装 ６００ 箱随

船运往中国。
根据有关文献，有学者专门对马戛尔尼使团筹

备的贺寿礼品进行了研究归类［６］ ，主要有四类：一
是展示英国乃至欧洲最新科学技术的产品。 因为

“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

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

感到兴趣” ［３］３７。 二是天文仪器类。 因为“天文学

是素被中国尊重的一门科学，中国政府对它非常重

视。 最近的改良的天文仪器及最好的天体循环模型

标本等物应当是中国人欢迎的礼品” ［３］３７。 三是各

种英国工业新产品。 因为“英国名厂制造的增进人

类生活方便和舒适的最新产品，也是一种很好的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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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它不但满足被赠送者在这方面的需要，还可以

引起他们购买类似物品的需要” ［３］３７－３８。 四是体现

英国软实力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产品。 从英国访华礼

品来看，马戛尔尼想通过赠送乾隆礼品表现出来的

一些想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

方面：首先是展现“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其次是投

乾隆皇帝欢心，最后是能够引起中国人购买他们产

品的欲望。
首先，他们想展示“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即英

国硬实力，体现在武器装备类礼品上，包括铜炮、榴
弹炮、毛瑟枪、连珠枪，侦查武器和战舰模型三类。

在现代国家正常外交交往中，赠送的国礼多是

象征和平和友好的东西，很少有赠送武器的。 在中

国文化中，武器代表着凶恶，是不祥之兆。 但马戛尔

尼出使中国，在所带来的礼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代

表着英国“硬实力”的先进武器，这是不是一种炫

耀，一种外交谈判中的震慑，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

到。 从马戛尔尼带来的武器装备类礼品中，刀剑、枪
炮和战舰是英国人展示的重点。 如马戛尔尼提议由

英国随行人员实际操练前膛燧发火枪、卡宾枪和连

发手枪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热武器，显示其威力。
马戛尔尼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清兵大部分仍在

使用冷兵器，不排除他有想展现英国军力的心理。
但陪同英使的清朝官员福康安对此不屑一顾，回答

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

么稀罕。” ［３］１１１福康安的这种态度让英国使臣甚是

郁闷，最终尽管英国人在圆明园公开进行火器试射，
却未引起朝野的较大反响。

在军队侦查武器装备方面，欧洲军队已经普遍

使用热气球。 在两军对垒时，飘扬在空中的热气球

可以一览对阵双方的布阵情况。 而当时的中国军队

对此罕见物闻所未闻。 马戛尔尼带来的热气球，在
欧洲也不过发明使用十年，是能代表当时欧洲先进

技术的。 但当马戛尔尼提出在乾隆面前演示一次热

气球载人升空的盛况时，想不到乾隆身边的重臣和

珅却直接拒绝，理由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当今

皇帝的头上。 两种心态，两种文化，在互相碰撞之间

是何等的迥异。
在英国使团赠送乾隆的礼品中引人注目的是一

艘英国当时最新战列舰“君主号”模型。 该舰有“海
上霸主”之称，有 １１０ 门火炮，充分体现了英国海军

的实力。 此外，英国使团来华时乘坐的“狮子”号战

舰，也是英国海军现役的主力舰。 在英国开拓殖民

地过程中，军舰和大炮是急先锋，而马戛尔尼出访中

国，英国却派出军舰来华，其隐喻意义显而易见。 然

而对于马戛尔尼们的心理隐喻，大清君臣们却没有

意识到。
其次，赢得乾隆皇帝欢心的礼品，主要体现在英

国乃至欧洲科技成就的科学仪器类礼品上。
天文仪器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国礼的重点部

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非常重视天文，因此代表英

国先进科技成就的天文仪器一定会受到中国君臣的

青睐。 此类天文仪器包括天体运行仪、大型太阳系

仪、天球仪、地球仪、月相演示仪、察看天气阴晴仪

等。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大型天体运行仪，至少

包括太阳系运转模型等。
马戛尔尼使团人数达数百人，很大一部分人员

是技术工人，就是负责安装这些庞大的科学仪器和

调试仪器的工人。 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人不具有

安装和使用这些仪器的能力，即斯当东所言“中国

人在科学和技术上是落后于欧洲的”，这些技术工

作必须由他们自己安装调试，才能达到使用和观赏

的效果，才能达到展示英国科技成就的目的和引起

乾隆君臣的兴趣。 天文仪器大多不适宜摆放在室

内，故马戛尔尼使团从天津港登陆后，这些仪器就被

运到北京，安设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内，并由马戛

尔尼使团随行的技术人员负责安装调试上弦等工

作。 马戛尔尼带来的太阳系行星演示仪，能够准确

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地球的运行；月
球绕地球的离心的运行；太阳及其周围行星的运行；
欧洲人所称的木星，面上带有光环，有 ４ 个卫星围绕

着它转；土星及其光环和卫星；以及日月星辰的全蚀

或偏蚀，行星的交会或相冲等等现象” ［３］２４８－２４９。
光学仪器类展示的是当时英国在自然科学领域

取得的突出成就。 光学仪器主要有帕克透镜（即凸

透镜）和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 据史料记载，乾隆

从避暑山庄回京后，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圆明园给

乾隆展示帕克透镜时，利用太阳光将一枚中国铜钱

熔化掉。 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是对牛顿反射式望远

镜的改良。 康熙时期，俄国就向康熙赠送过牛顿式

反射望远镜。 因此，在英国使团来华之前，牛顿式反

射望远镜在清宫并不罕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赫
歇尔反射式望远镜在中国是首次出现，但乾隆君臣

不会耐心地辨别二者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欧

洲人制造的望远镜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学仪器，如气压计、水文计、

气象气温计、风力风向计等。 这些科学仪器可以直

接服务生活生产，并间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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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君臣对这些科学仪器不屑一顾，却不料这些正是

英国殖民开拓所使用的工具。
最后，激起中国人购买英国产品的欲望，体现在

与日常生产生活关联紧密的工业新产品上。
纺织设备和蒸汽机设备代表着英国第一次工业

革命的成就，这也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科学技术产

品。 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纺织机器、蒸汽机模型、滚
动印刷机等。 这些新的生产设备及其模型，包括瓦

特型改良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它们都是改变世界

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 除了新式机器，马戛尔尼还带来了英国出产的

各种羊毛、棉织品和钢铁制成品，表面上是用以展现

英国发达的工业技术，实则是向中国人展示新的生

活消费产品，为之后英国工业制品进入中国市场广

而告之。
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中英之间从未有过官方

层面的交往，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几乎都是道听途说

或者阅读他国的著作而得知，“破冰”可以说是马戛

尔尼使团访华的目的之一。 在 １８ 世纪传媒技术尚

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让中国人了解英国的硬实力

和软实力，马戛尔尼们为此颇费心思，其真实的用意

在于通过礼品展示大英帝国的富足强盛，以此引起

乾隆君臣的重视和羡慕。

二、乾隆君臣对英国礼品的反应

对于首次访华的国礼，英国方面可谓下足了功

夫。 他们很期待这 ５９０ 余件反映 １８ 世纪英国科学

技术、生产生活、文化艺术诸领域最具代表性成就的

礼品，能在中国产生轰动效应，让古老的东方之国羡

慕和仰望英国文明，同时也为之后向大清政府提出

更多的条件打下基础。 可以说，乾隆君臣对英国使

团和英国国礼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此次外交

活动的成败。
从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乾隆皇帝对英

国使团不远万里来华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 大清君

臣早就习惯了“万国来朝”的对外交往模式，不管是

周边的小国，还是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在乾隆看

来，都是羡慕中华文化来朝贡的落后国家，这种高高

在上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注定不会对来华

“朝贡”的英国使团另眼相看。 对于这些礼物，乾隆

皇帝开始也是抱着好奇的心理，一再催促有关官员

将英国使团携带礼物清单呈上。 在看到英国使团礼

物清单后，乾隆皇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对英国使团的定性。 １７９３ 年 ８ 月 ６ 日乾

隆接到征瑞等呈送的“英吉利贡单”后，对“贡单”中
“遣钦差来朝”等提法提出批评，并在同一份上谕中

要求更正：“又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 该国遣

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

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

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为钦差，此大

不可。 着征瑞预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

贡使，以符体制。” ［７］５６３很显然，乾隆皇帝对把马戛

尔尼使团定为“钦差”颇为不满，要求将“钦差”改为

“贡使”。 同一天，军机处又发上谕，除了重申必须

把“钦差”改为“贡使”外，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此
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

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

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吉利

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徵瑞等不可不知

也。” ［８］面对乾隆的不满，征瑞在另一道奏折中说明

了对礼品清单的修改：“再该贡使自海口进来，内地

官民无不指为红毛贡使，并无称为钦差者，其贡单抄

存底稿亦俱改正，外间并未流传。” ［７］３６８ 既然“钦

差”改为“贡使”，那么“礼品”也就成了“贡品”，这
才符合中国的朝贡体制。 这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对马

戛尔尼使团访华性质的认定。
既然把马戛尔尼访华定性为天朝体制下的藩属

国或异邦的朝贡，那么马戛尔尼追求的中英两国平

等的外交关系也就不可能实现。 在乾隆眼里，万里

之外的英国，不过是蕞尔小国，派使臣来中国贺寿，
擅自以“钦差”自居，将“贡品”改为“礼品”，企图与

天朝抗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他们眼里，根本没

有把“天朝”放在眼里，这不正是“夷性见小” “张大

其词”的一种表现吗？
二是对英国礼品的评价。 从开始接触英国使团

的礼物清单用语开始，乾隆帝心里就有一种不满。
在看到英国使团礼物清单以及附属的文字说明后，
乾隆对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有了大致的判断：“阅
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 此盖由夷性

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至尔

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如此明白谕，庶该使臣

等不敢居奇自炫，是亦驾驭远人之道。” ［７］３９－４０

这道上谕已经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乾隆对英国国

礼的看法，尤其是一些用词完全道出了乾隆对英国

使团带来的国礼的态度。 对于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

代表英国和欧洲最新科技成就和文化艺术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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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档消费品，他认为不过是“张大其词”；对英

国人自以为骄傲的机器制造和先进武器，不过是

“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

奇”。 再说英国人所带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之类，
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在这道上谕中，乾隆用红笔删去了“即使尔国

所进对象十分精巧”一句话，清楚地表达了乾隆不

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英国送的礼物精巧，言外之意

就是，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国早就存在，所以英国

人也就没有必要在中国人面前“居奇自炫”。
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后，乾隆作《红毛英

吉利国王差使臣玛嘎尔尼等奉表贡至诗以志事》的
诗作：“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荩诚。 竖亥横

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远瀛。 视如常却心嘉焉，不贵

异听物翊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
在自撰的按语中更是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做了官

方定性：“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

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利

翁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

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 现今内府所

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 朕以该国遣使远涉

重洋，慕化祝釐，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洽所致，惟当

益深谨凛。 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

耳。” ［９］这种带有公开蔑视的态度，目的在于告诉国

人，英国人口中的“奇异之物”，在我们看来，“只觉

视等平常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无须在中国人

面前夸炫和矜傲。 很显然，乾隆在此借评价这些礼

物来批评英国人的傲慢和无礼，也是借此对马戛尔

尼觐见乾隆时发生的“跪拜之礼”的诠释。
其实除了乾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意贬低

英国使团的礼物外，在真实的场域，尤其是中国人接

触到这些先进仪器后，还是或多或少感觉到马戛尔

尼使团的礼品和以往其他国家进贡的物品有着明显

区别，“英吉利国系初次进贡，且贡物甚多，非缅甸

之常年入贡土仪者可比” ［７］９５。 这是马戛尔尼使华

在礼品上留给中国方面的最初印象。 以后在运输、
安装、使用这些礼品的过程中，中方工匠与英方技术

工人不断接触，“贡物甚大又极细巧” ［７］１１２的看法

越来越得到强化。 甚至到后来，乾隆对马戛尔尼使

团的重要礼物确定安置地点，这些礼物的最终价值

和意义才得到人们的认可。 不过这些马戛尔尼们是

看不到了。
此外，最能体现乾隆君臣对英国国礼态度的还

是英国使团成员的直接感受。 在马戛尔尼购置这些

礼物时，其目的是让中国皇帝感兴趣，让中国人震

撼，并为以后中国人使用购买这些产品广而告之，愿
望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 在英国使团成员的记

载中，当中国人看到这些礼品时并没有表现出无比

艳羡的神情和充满惊奇的眼光，中国人对礼品并没

有表现出英国人期待的那么感兴趣。 马戛尔尼在乾

隆皇帝参观礼品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各种礼物

中，华人视之并不称异。” ［１０］１４３“无论乾隆本人，还
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 “北京

的官员对此没有显出什么兴趣，没有一个人关注水

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等，尽管他们好几个人

曾看到排气机、电动机器、望远镜、幻灯、戏箱。 总

之，可以说前来参观球仪、太阳系仪、气压计和圆明

园安装的吊烛灯架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

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 ［１１］６７

为什么英国使团成员会有这样的观感，首先在

于他们过于自大。 在马戛尔尼的认知中，“至于科

学，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他们仅具备非常有限

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 ［１１］６５。 因此他自以为经过

自己精挑细选代表英国乃至欧洲的最新科学技术产

品和工业产品，一定会让中国人感到震惊，如他在澳

门从东印度公司一位职员手中购买了一台望远镜，
自认为“我们在北京将不会遇上任何对手，不会有

什么相近的器材出现” ［１２］６９。 其次，他对清宫西洋

藏品并不清楚，对乾隆了解西方的情况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在英国人来北京之前，西洋的很多科学仪

器已经进入中国。 马戛尔尼并不清楚，像天文仪器、
音乐、钟表之类的西洋器物，在清朝皇宫并不鲜见。
在英国使团成员了解和参观清宫收藏的西洋器物之

后，他们也意识到此次带来的所谓的英国最新科技

产品，对中国人来说之前已经有所接触，想通过礼品

来击溃中国人自大的心理防线，为之后的谈判增加

筹码，已无可能。 就连马戛尔尼在日记中也有这样

的感慨：“这些（宫殿和庭阁）全都以最豪华的方式

来装饰。”“有着各种各样欧洲的玩意和器材，球仪、
七政仪、钟表和音乐自动仪器，工艺是这样的精巧，
数量是这么多，我们的礼物马上会被比下去，面目无

光了。” ［１２］１２５面对乾隆君臣对英国带来的科学技术

产品的漠视，甚至乾隆在观看气泵等礼品时，讥讽这

些礼品“只配供儿童玩乐之用” ［１３］ ，英国人感到脸

面无光。 就连使团成员巴洛在看到和珅用英国人赠

送的极为珍视的大透镜燃点烟枪，难掩心中的不忿，
说：“他们［中国人］完全没有能力欣赏艺术和科学

上任何伟大或最好的东西。” ［１４］为了掩饰自己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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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快，使团的成员们用“中国，普遍地无知，中国

人是极其顽固” ［１５］等语言来为自己辩解。
以豪华礼品为敲门砖的英国使团，怎么也不会

想到，代表英国科技成就和工业文明的礼品，并没有

达到他们预期的那样既展示英国的强大，又让中国

人仰慕并愿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目的，这些礼品

在乾隆眼中却落得“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评价。
不过，乾隆君臣对英使的礼品并不是一味地贬低，如
马戛尔尼使团归国后不久，欧洲另一个国家荷兰派

使团来到北京，乾隆通过两国礼品的比较，还是对两

国礼品价值高下有一定的认识：“将此次荷兰国呈

准贡单与上次英吉利国所单开各件详细比较，查英

吉利国所进大仪器共有六件，此次荷兰国止有乐钟

一对、金表四对，其余羽缎大呢等项为数均不及英吉

利国所进十之一二。 至荷兰国贡单内所开檀香油丁

香油等物，并非贵重之物，亦并以凑数呈进，较之英

吉利国所进物件，实属悬殊。” ［７］２０２可以说，英国使

团的遭遇并不在于英国礼物的多寡和价值高低，而
是触及文化和国格问题。 这一点佩雷菲特在《停滞

的帝国》一书中一语道出玄机：“这种傲慢的态度却

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

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１６］

前有英国人礼仪上的傲慢，后有英国人对清宫收藏

西洋器物的不了解，自然导致乾隆表现出对英国礼

品的不屑。

三、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礼物及
英使在华待遇

　 　 马戛尔尼使团带着丰厚的礼物和美好的愿望出

访中国，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马戛尔尼出访前

希望解决的诸如中英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广州行商

对贸易的垄断、英人在法律上不能享受“平等对待”
等问题，以及谋求清政府增开贸易口岸、租借小岛作

为英人建立商站并享有治外法权的居留地等愿

望［１７］ ，也因乾隆拒绝谈判而宣告失败。
但作为外交活动，不管英国人希望建立平等的

外交关系，还是清政府坚持的朝贡体系，并没有因为

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的外交谈判而使得这次外交活

动彻底失败。 礼尚往来，乾隆虽然令马戛尔尼使团

离开中国，在英国使团离开中国前，乾隆依然像对待

其他朝贡国家那样，赏赐给英国使团大量礼物，也算

是外交有来有往的惯例。
首先，清朝回赠英国使团丰厚的礼品。 马戛尔

尼使团来访时，携带的礼物达 １９ 大宗，５９０ 件，价值

１５６１０ 英镑。 作为“礼仪之邦”，在英国使团访华期

间和离开中国时，乾隆帝以“赏赐”的名义回赠了相

当丰厚的礼品。 据有关研究成果统计，乾隆以各种

名义赏赐给英国使团的礼品达 １３０ 种，３０００ 余件，
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比较马戛尔尼使团访华

前欧洲一些国家如俄国、荷兰使华所带的礼品以及

清廷回赠的礼品清单，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对马戛尔

尼使团所带来的丰厚的礼品还是相当满意，因此在

回赠英使礼品时也是无比丰厚，这也是中英首次外

交往来的一种平等礼遇。
根据清朝宫廷档案载，在英国使团访华期间，乾

隆以“赏赐”名义回赠给英国使团的物品名目繁多，
既有“常赏”“加赏” “随敕书” “瞻谨日赏”名目，也
有“听戏日赏”等名目。 赏赐的物品包括珐琅器、玉
器、瓷器、丝织品、漆器、御笔书画、葫芦器、竹器、纸
张、墨、扇子以及香袋、香饼、食品等，其中食品有普

洱茶、六安茶、武夷茶、茶膏、柿霜、哈密瓜干、香瓜

干、藕粉、莲子、藏糖［１８］ 。 这些“赏赐”的礼品都成

为英国皇室的重要收藏，有的保存至今。 相较于英

国使团访华所带的礼品清单，乾隆帝回赠英国使团

的礼品尽管种类繁多，但一直没有跳出清朝传统的

赏赐外国礼物的范畴，虽然在数量和种类上与回赠

俄国、荷兰等国有明显的差别，但基本种类仍具有相

当的稳定性。
在探讨乾隆回赠英国国王礼品清单时，我们再

罗列一些同时期清朝帝王回赠其他国家使臣的礼

物，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和八年，
为祝贺沙皇彼得二世和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登

基，雍正分别派出了托时和德新两个使团出使俄国。
其中托时使团给沙皇的礼品包括带金鞘的宝剑一

把、锦缎、 瓷器等， 共装在 １８ 只漆木箱和匣子

内［１９］２０４。 德新使团的礼品包括石制器皿、瓷器、革
制器皿、漆器、玻璃器、书房用木器数件、小桌数张、
首饰匣数个、香袋数个、各色缎料 ４０ 匹，共装了 １９
个箱子［１９］２３１。

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荷兰祝寿使团返回时，
乾隆回赠的礼品包括各类丝织品和银 ３００ 两。 其中

３００ 两白银折给玉器二件。 还“加赏”荷兰国王玉如

意一柄、绸缎 ５５ 匹。 “特赏”国王御笔福字一幅、龙
纹缎、漳绒、玉器、珐琅器、漆器、瓷器、竹器［２０］ 。

通过比较清帝回赠其他国家的礼物清单，我们

不难发现，所选择的礼品大致三类：一是中国传统技

术产品，如丝织品、瓷器、漆器等；二是代表中国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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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成就的手工制品；三是日常生活日用必需品。
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回赠给英国女王的礼品类

型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外交范围，基本上是传统技

术产品、手工制品和生活必需品，唯一有区别的是茶

叶占了一定的份额，这也许与中英茶叶贸易兴盛、英
国人爱喝茶的习俗有关。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

回赠给英国女王的礼品在各国中最多。
从英使团所带的国礼和乾隆回赠的礼品所折射

出的观念和心理诉求可以看出两国交往的认识差

异。 英国使团想以现代国与国关系，借助精心准备

的礼品达到其出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中国

恪守传统的朝贡思维，依然以传统的朝贡体系对待

两国关系。 隔阂与鸿沟的出现不可避免。
其次，清朝给与马戛尔尼使团较高的外交礼遇。

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国礼的多寡是体现外交重

视程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

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国礼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

时，外交接待礼仪问题也是衡量外交活动能否顺利

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 马戛尔尼访华过程中，清朝

的接待礼仪和规模态度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对英国首次派遣使团访华，最初乾隆还是相当

重视和欢迎的，“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
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 而犹得一远国如

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

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 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

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

迎接云” ［１０］２。 乾隆也意识到，此次英国使团来华

“朝贡”，和原来的藩属国朝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

在接待规格和礼仪上也提出明显的要求：“此次英

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

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

贡者可比。”“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

所轻。” ［２１］在接待英国使团的标准上，显然乾隆已

把英国使团和清朝周边的小国缅甸和安南区别开

了，给予了英国使团比较高的接待规格。 在接待英

国使团礼仪上，除赏赐大量的礼品外，就是接待规模

和方式的变化，其中观剧成为外事活动中很重要的

一环。
在明清时期，每逢重大的节庆活动和外事活动，

宫廷举行戏曲表演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尤其在乾

隆时期，在接待国外使团时上演伎剧已经被作为招

待使节的额外礼遇，这些具有礼乐性质的伎剧统称

为承应戏。 乾隆十八年，为招待葡萄牙使臣巴哲格，
就在宫中上演承应戏和杂技，但能像马戛尔尼这样

享受殊荣的外国使臣却不多见，可见乾隆对英国使

团的重视。 在马戛尔尼日记中，就记载了在热河参

加乾隆万寿庆典时观看承应戏演出的情形：９ 月 １７
日，马戛尔尼等人在陪伴官员的陪同下观看了傀儡

戏和西洋喜剧，“未几，又至一处，见广厅之中建一

剧场，场中方演傀儡之剧，其形式与演法颇类英国之

傀儡戏”，“傀儡戏之外，有西洋喜剧一折。 其中主

要角色乃本其夫妇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

扮。 据云此项傀儡戏，本系宫眷等特备之游戏品，向
来不轻易演与宫外人员观看。 此次华官因余到廷叩

祝之故，请于皇帝，皇帝特颁恩典，始许送至宫外一

演” ［１０］１２１。 在皇宫上演傀儡戏，在前代节庆中已有

之，但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并非常制，马戛尔尼当日所

看之傀儡戏，应为内廷所常演的剧目，供皇帝和嫔妃

欣赏，一般很少有外人得见其貌，更别说外国使臣。
看来此举乃乾隆为示恩英使而特设的礼遇。 ９ 月 １８
日，马戛尔尼得到准许，进入宫中拜谒乾隆，乾隆同

样以戏剧演出招待英国使臣，“先是余得华官通告，
谓皇帝万寿之庆祝典礼，虽已于昨日举行，而今日宫

中尚有戏剧及各种娱乐之品为皇帝上寿，皇帝亦备

有珍品多种，亲赐群臣，且将以礼物赠诸贵使，贵使

可于晨间进宫，一观其盛”。 “场中所演各戏时时变

更，有戏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

贯。”“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

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表之誉，盖所

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 ［１０］１２４－１２５马戛尔

尼在日记中提到的“大神怪戏”，就是为专门招待马

戛尔尼使团编排的《四海升平》，由此可见清廷在招

待英使方面的真实用意。
为接待英使而上演的《四海升平》，不仅参演角

色众多，切末道具繁复，而且场面相当热闹、华丽。
故事并不复杂，但通篇贯穿的核心思想是颂圣、祝
寿。 但为了凸显马戛尔尼使团朝贡的重要性，对剧

情特进行了一些改编，改编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开场

文昌帝君的念白中：“恭惟圣天子，至仁至孝，尽物

尽伦。 丕著文德武功之骏业，万邦共仰勋华；诞敷经

天纬地之鸿猷，四海咸孚声教。 仁风远被于八荒，惠
泽覃敷于四极，天无疾风淫雨，海不扬波。 故有暎咭

唎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 其国较之越裳，远隔数

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 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

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 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

万灵效顺。 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 载

之史册，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世也。” ［２２］

清廷用高规格的观剧礼仪来招待英使，无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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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表明英国派使节来华“朝贡”，是出于仰慕中华文

明，并以此证明乾隆盛世的亘古未有。 《四海升平》
传达的和强调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来朝—进表—赐

宴—赍赏—遣还”的觐见过程和心理诉求。
马戛尔尼等人来华，既面临语言方面的障碍，又

有文化方面的巨大隔膜。 当他们欣然受邀观看折子

戏———《四海升平》时，剧中的文昌帝君、众天神等，
被马戛尔尼们误读为大地与海洋的婚礼。 如此隔

膜，又怎能期待双方擦出火花呢？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英首次官方正

式的外交活动，由于各自心理期待不同，产生了不同

的发展走向。 英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自己政治和经

济上的诉求，而清朝按照固有的朝贡体制对待英国

使团。 文化认知的差异悬殊，又怎能期待取得双方

都满意的成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用这句话比喻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
单纯的没有利益往来的国际关系，并不符合国与国

之间交往的原则。 为了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
外交交往中互赠礼品是最常见的一种行为，它既可

以增进亲密感，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心理上的尊重，
因此外交国礼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 但国

礼能否起到外交作用，也与赠予方和接收方的心态

有极大关系。 通过中英双方外交礼品的赠送与回赠

可以传递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从另外角度解析了

英国首次访华失败的原因。
首先，作为首次访华的英国使团，深知“礼物所

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足珍贵”，期望通过能

够代表英国财富和实力的礼品，在中国皇帝和中国

人面前彰显其国家尊严和荣耀，进而达到与中国政

府平等谈判，使中国开放市场，让英国产品在中国占

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使英国获取更大的利益。 在他

们看来，礼品表达的不过是尊重和敬意，是增进双方

相互了解、完成外交使命的工具，但礼品的更深含义

表达的是英国政治、经贸和文化方面的诉求。 同样

对中国回赠给英国国王和使臣的礼品，马戛尔尼们

也没有过度的解读，只是把它看作是对方的礼节性

赠予，不存在高贵低贱之分。 礼品不过是一种达成

目的的手段。 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让他们在

进入中国后表现出某些傲慢和自大，自以为所带来

的产品会让中国人震惊，殊不知乾隆君臣对英国的

礼品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让英国感到欣慰的惊讶。
反倒是英国使团的闭塞和不了解，让这些代表西方

科技成就的礼品并没有起到他们期许的作用。
其次，作为礼品接收方的乾隆君臣，对英国使团

庞大丰富的外交礼品，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在接

待英国使节和接受礼品上基本没有跨越中国传统朝

贡外交体系范畴。 在乾隆君臣看来，中国是当时世

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像吸盘一样吸引着各国

使臣的到来。 他们向中国皇帝呈献的不是一般意义

上代表自己国家特色的礼品，而是“贡品”。 中国皇

帝给以丰厚的回赠，也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赠予，而是

作为对远来朝贡者的轸念和赏赐，赏赐物品的选择

显示出皇帝对朝贡者的认识程度。 礼品亦即贡品，
贡品的送达意味着使节的使命已经结束，不可能通

过礼品的赠送延伸出其他想法。
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差异巨大，导致这次外交

活动并非中英两国所愿。 其实对于英国来说，或许

是失败，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外交活动，与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叩开中国的大门，达到英国利益的最大

化，精心准备的礼品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 他

们引以为傲的代表英国“实力”和“财富”的礼品，没
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因为不尊重中国传统习惯和

外交礼仪而被乾隆勒令归国。 文化认知不同导致心

理期许不同，这次对话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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